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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

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

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

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

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

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

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题

课，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

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

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

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

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

上花列传》就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

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

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

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

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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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

风，还是写周双玉的骄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

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

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

《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

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

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

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

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

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

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

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

《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

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庭

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

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

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

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

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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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摇
吉士怀春题紫燕

侍姬游戏学红娘

有意多!，岂!必未!!!。只看那，贾氏才高，!公情热。司马临邛

琴!也，少君何用伤离别。止堪怜。刘阮识天台，情怡悦。有一种!凄切，

有一等肠如结。恨鸿鱼不见，痴魂不绝。君瑞长亭惊梦，十!江上啼红血。

这其间苦尽或甜来，宜分说。

———右调《满江红》

这首词，单道自古佳人才子，得以萍踪会合，订好百年，莫非天缘所定。然天缘

最是奇幻，在庸夫俗女分中，看其会合极是容易，极是平常。独在佳人才子分中，看

其会合，偏多磨折，偏多苦恼，又必生出许多惊吓艰难，再不得个顺利上手。当其未

能会合之时，常恨天之厚于庸夫俗女，而薄我佳人才子。及到会合的时节，凭他绣户

佳人，独有蓬屋的才子受用得着。凭他千金美女，独有赤贫的才子凑合得去。凭他父

母兄弟，立意不肯配这落魂才子，独有天公见怜，偏要从空中撮合，立意配这落魄才

子。而后知天之待庸夫俗女者，断不以待才子佳人；其所以待才子佳人者，断不比待

庸夫俗女、平常无味者也。所以，才子往往自负，宁可一世无妻，再不屑轻与俗女作

配；佳人往往自负，宁可一世不嫁，再不与庸夫为偶。只看庸夫俗女之会合，不过藉

以生男育女，步步孽障，件件苦海。惟才子佳人之会合，不是意气相投，定是文才相

慕。非但贪被底之欢，常自得超尘之乐。故在下也常自对天祷告，愿我来世，修做个

穷才子，不愿做个富庸人；愿来世吃些苦恼，受用一个绝世佳人，不愿媒妁盈门，说

合我做个田舍郎的女婿。这是我有激之谈，亦因披阅古来会合之事，其间奇情艳事，

即未必尽同一辙，然或以异香之馥，而得佳偶；或以绮琴之媚，而获成双。此皆天缘

巧合，绝不费恁周折。至于天台再往，空有桃花；玉洞归来，忽更沧海。此皆姻缘变

幻，往往不可测度。尽有事出无心的，到谐了百岁朱陈。勉强苦求的，反做了两家水

火。也有始难终易，也有始易终难。总然婚姻离合之间，凭你绝世聪明人，那个不入

他的圈套。或认了真，有时真里边却弄出假来。认了假，有假里边却藏着真。还有错

员远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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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成就死中觅活。这都是老天公爱惜那些佳人才子，不舍得平平常常，便做一对夫

妻。必定要颠之倒之，哭哭笑笑，乐一番，苦一番，风流一番，相思一番，孤零一

番。然后佩反汉皋，珠还合浦。到手时节，相怜相惜，若惊若疑，比之庸夫俗女的夫

妇，另有一种赏心快意的去处。惟天下佳人才子，才理会得其中滋味，惟天下佳人才

子，方凑合得其中天数。亦惟天下佳人才子，才描写得出其中变幻之妙。所以，其事

必奇，其事必传也。

如今且演说一段佳人才子的新奇故事。

这事在明末年间，四川成都府，双流县中。有一个旧任锦衣卫挥使，姓湛讳元

亮，号悦江。夫人张氏，生下男女各一双。长子国瑛，次子国琳。长女慧姑，次女淑

姑。男女俱聪明奇俊。国瑛字翌王，在兄妹之中，更为出类拔萃。自七岁上学攻书，

便能过目成诵。至十三四岁之时，吟诗作赋，品竹调笙，无所不妙。九流三教之说，

无所不晓。三略六韬之义，枪棒器械之类，亦无所不能。十五岁进学，十六岁上，悦

江即聘定陆顾言之女为妻。陆公现任广东潮州别驾，不意那小姐患病而亡。湛悦江又

无意功名，林泉肆志。奈居官之日清廉自好，所以宦囊萧然，家中甚觉艰难。因此上

同了夫人子女，迁到柏秀村居住。那村离城数里，山明水秀，父子开馆设教，训几个

学生度日。此时，翌王年已二十一岁，尚无力续娶。慧姑年已十七，嫁与本地陶总兵

之子陶景节为妻。

一日，节届清明，翌王解馆同村中几个父老，并旧日在城相契的朋友，沿村寻花

访柳，携了一樽酒，在野外空阔去处，席地畅饮。酒至半酣，翌王诗兴勃发。正见紫

燕一双，翔舞而来，即以此题，吟一绝云：

何劳紫燕语呢喃，双舞妍花媚柳间。

若肯寄人憔悴意，绣帘深处带泥传。

吟罢，遂取笔砚，写在花笺之上，众友各各和韵。翌王此时，触景生悲，不过谓

自己，老大之年，尚无佳偶，欲托飞燕，把此情咏，传于闺阁深处。其间或遇姻缘，

可以永缔百年，只未可知。真所谓无聊之极思也。看看日已西斜，客皆散去，惟翌王

游兴不尽，一路走回家来，咿咿唔唔，把紫燕诗吟不绝口。吟罢，不觉长叹。

信步走过一条小桥，桥下有一所庄院。门前桃柳争芳，一带粉墙，环着绿水，斑

竹门儿，太湖石耸出墙外。翌王立定脚头，观之不已。复上桥高眺，见墙内院落齐

整，暗暗称羡道：“不知谁家宅第，如此华丽。”一头又把诗吟起来。忽听得呀的一

声门响，门内闪出一个青衣女童，向外张望。见了湛生，便欲闭门。湛生慌忙上前一

圆远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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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向那青衣女童，深深一揖道：“请问小娘子，此间是谁家宅第？”女童便带笑的

答道：“相公你问怎的，我们这个所在，便是本县城中梅府别院。家老爷在日，为本

朝都御史之职今已亡过。”湛生道：“莫不就是号妒玉讳琼的梅老先生？”那青衣道声

便是，又欲掩门进去。湛生含笑答道：“如此说来，你家老爷在日，与我家老爷，原

是通家世谊。小生唤做湛翌王，那时我年纪尚幼，你家老爷，朝夕到我家来的。未得

追随拜识，今已仙逝，也还是通家子侄。不知此处可是老夫人所居，还是甚人在

内？”女童道：“此间并无别人居住，只有本宅小姐，性爱幽静，独居在此。”湛生

道：“你家小姐，我还算通家姊妹。请问唤甚名字？年已几何？曾适人否？”女童道：

“相公，虽是通家，说话太觉烦恕。适间小姐同在园中看花，奴家出来。说话已久。

此时将欲进去，伺候小姐呼唤也。”湛生便近前，扯住了腰间汗巾说道：“小姐呼唤

不妨，必求细细详示，不然小生只得追随小娘子进去，问个端的了。”女童见了湛生

狂态，恐怕有人看见，只得慌忙含笑道：“吾家小姐的字，唤杏芳，又号醒名花。”

翌王道：“怎么叫做醒名花？”女童道：’我小姐真个生得天姿国色，家中称为小杨

妃。‘古人以海棠初睡足’比杨妃，小姐常道：‘杨妃睡足我独醒。’所以将这意思，

取个别号，乃自叫做醒名花。年已二九，只为世无其匹，矢志不肯适人，终日焚香礼

佛，闲时便分题拈韵，消遗时光而已。老夫人着实怜惜，屡次相劝，决意不从。夫人

遂将此园，为小姐焚修之地，拨几个老苍头及奴婢，朝夕服侍。又将近处庄田百亩，

为薪水之用。不料老夫人于旧年八月中，亦一病身故，今小姐独自居此。真个闺门肃

正，足不窥户。即奴婢有些差处，一毫不敢轻恕。”湛生便道：“你家老爷、夫人既

已身故，还有几位公子么？”女童道：“只有一位大爷，现在城中，不时要来看望小

姐。但为人性子太刚，与人一言不合，便欲伸拳舞脚，故此人人畏他。”正说话间，

只听见里面莺声娇啭，叫唤佛奴。女童道：“小姐呼唤了，相公请便罢。”湛生听说

小姐这等美貌，又未曾匹配，园中又无别人，便转口道：“适才见贵园花卉甚佳，意

欲赏玩片刻，不虚一时游兴，未识可肯相容否？”女童道：“此非奴家所能主。若相

公必欲看花，等奴家服侍小姐进去，相公稍迟进来，略看片刻，便当出去。倘外人撞

见，恐遗累于奴婢哩。”湛生道：“如此甚感，决不遗累于小娘子。”女童回身便走，

湛生远远尾之而进。转弯抹角，只见那女童，随着一位美人，隐隐在花枝外，进内去

了。湛生顿足道：“醒名花三字，果不虚传。”又见园中，犹如洞天深处。只见：

牡丹亭，芍药栏，蔷薇架，木香棚，种种名花，吹香弄影。朝霞阁，百

花轩，松风楼，荷香亭，历历台榭，映水拖烟。林间鸟声上下，庭外竹影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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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正是花深留客处，果然春暮落红时。

湛翌王正在神魂飘荡，应接不暇之际。又见一对紫燕，飞语花间。便把方才所吟

的诗，又吟起来。心中暗想：“梅小姐如此青年，怎受得空闺寂寞。”又想：“小姐若

见我湛翌王，必有见怜之意。怎当得天台虽近，无路可通。”

湛生正在闲吟妄想之际，谁晓得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当时小姐看花游倦，

到内取茶解渴。猛听得园中有吟咏之声，忙呼佛奴道：“不知何人到园中来？你快往

外一看。”佛奴心知是那生作怪，答应而出。走到园中，果是湛生，摇摇摆摆，走来

走去，觉得他丰神态度，宛是神仙，口中只自者也之乎，吟咏不已。一时到打动了佛

奴一点怜才之意。心中想道：“小姐没有缘法，自己不来，苦苦的叫我打看端的。倘

亲见了那生，不知还守得清斋滋味么。”一头想，一头走上前来，低低叫道：“湛相

公，湛相公。”那湛生正想得出神了，竟不答应。佛奴看见他这么个样，笑道：“相

公休得在此惹祸，小姐亲听见了吟咏之声，知有人在此园中走动，特唤奴来园中打

探。倘再迟延，又差别人出来了。相公快快请回，不要连累我们。”湛生方才点头

道：“去便去了，你说小姐会分题拈韵，不知小姐敬重斯文。小生适间踏青，吟得一

首拙句在此，小娘子只说在园中拾取的，乘间烦小娘子送与小姐观看。若问此间消

息，竟说并无人走动，待小姐见诗之后，或者稍稍垂怜，有甚言语，乞求小娘子记

明，小生明日仍来此地，专听好音。”佛奴道：“相公差矣，吾家小姐，虽知书识字，

到底是深闺弱质，晓得重什么斯文。只看世上读书做官者，尚未必能敬重斯文。况我

家小姐，性多偏执。倘惹出事，那时谁去招担。湛相公，快快去吧，不要在此歪

缠。”湛生急忙跪下道：“好姐姐，可怜小生伺候多时，替我传一传诗，有何干碍。

若尊意决定不肯，我就向鱼池中赴水而死。”佛奴被他缠不过，只得将诗收了，不睬

湛生，一溜烟竟去了。湛生看见女童进去，只得俯首勉强而归。归家时，已是点灯

了。进了书房，闷闷对着书本而坐。也不想吃甚夜饭，又吟诗一首道：

寻春拟欲访天台，次第桃花烂熳开。

未遇碧仙亲自迓，已凭青鸟问蓬莱。

吟罢，竟和衣上床睡了。不题湛翌王回家之事，且说佛奴将湛生之诗，藏于袖

中，进得小姐房内。杏娘便问道：“适才园中，可有人么？”佛奴只得扯个谎道：“园

中并无人走动，小婢各处寻看时，拾得一幅字纸在此。上面花花绿绿倒也好看，小婢

不识什么，特拾来送与小姐观看。小姐高明，必知分晓。”杏娘接在手中，略看一

看，便喝道：“贱人，好大胆，快快跪在这里。你说园中并无动静，这诗笺从何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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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快快招来，免受责罚。”便叫金奴，拿竹片过来。原来小姐身边有两个侍婢，一

个就是佛奴，一个名唤金奴。金奴老成朴直，不晓得尬尴之事。佛奴天资聪慧，若要

他做西厢记内（原稿缺二十字）做一团道：“请小姐息怒，容小婢细禀。小婢蒙小姐

唤至园中，看取吟咏之声。刚刚走到牡丹亭下，只见地上有一幅字纸，被风吹刮得飘

动，小婢慌忙上前拾取在手。早见一个绝俊俏的书生，走来对小婢说：“这是我适间

在此游玩，遗落的花笺，上面有要紧诗句，望乞见还。”杏娘道：“既然那人失落的，

便该还他，使其速去，怎么拿进来与我看。”佛奴道：“小婢就问他：‘你是什么人，

辄敢在此胡行？’那生道：‘小生看那春光明媚，游春到此。偶见贵园中，花柳争妍，

禽声上下冒昧进内一观，不意失落此笺。’小婢彼时以为，园内的东西，或是小姐所

遗，亦未可知。倘被那生一时冒认，他竟传扬开去，虽无甚大事，然于闺门体面不

雅。所以小婢把言语洒落他一番，故此不肯还他，赶他出了园门，一径来回复小姐的

话。若早知不是小姐的，小婢自然还他了，怎敢递与小姐。望小姐俯察其情，恕小婢

愚昧之罪。”杏娘道：“据汝之言，似亦有理。”便又沉吟半晌，问道：“你不肯还他

诗笺，他有甚么话对你说？”佛奴道：“话倒有一句，只是小婢不敢说。”杏娘道：

“但说不妨。就是那诗笺，我只恐闲荡狂且，故意作此情词艳句，勾引深闺。今细观

此诗，那生并非有意，但觉无限牢骚，盖亦伤时失意之士。兼且句语清新，必非凡

品。你说他有话，不妨细述与我听。”佛奴道：“小姐在上，小婢怎敢隐瞒。那生去

时，只说道：‘你拾了诗笺不还我，今日天晚，明早必定要来讨个回复。’”杏娘道：

“既如此，你把此诗收拾好了，明日若是那生来讨时，快还了他，方饶你的打。”佛

奴方才立起身来，把湛生咒骂了几句，将这幅花笺乱推在小姐镜台边道：“好个祸

胎，几乎累及了老娘吃一顿棒橛。”便去服侍小姐不题。

却说湛翌王回至家中，一心想着醒名花小姐。只觉神思恍惚，欲睡不睡。巴得天

明，梳洗已毕，也不与父母说知，竟带几钱零碎银子在身边，担着妄想，飞走到梅家

庄上去讨回头。起身得早，不觉腹中饥了。途中遇一酒店，湛生便入内坐下，沽一

壶，自斟自饮，自言自语，思想“梅家小姐，不知可曾见我诗？中得他意么？即见

时，可怜惜我么？”正在胡思乱想，忽见一个道装老者，走进店来。正不知老者是何

人？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缘远猿
""""""""""""" 摇 醒 名 花

"""""""""""""
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回摇
范道人遗囊显道术

梅杏娘平地玷水清

却说湛翌王在店中饮酒，正思想之际，见一道者进来，与湛生拱手坐下。问道：

“相公尊府那里？高姓大名？”湛生道：“小生未及动问，反蒙仙翁下询。敢问老仙长

鹤驾何往？霄府那里？”老者道：“贫道住在中岳山下，高云院中，姓范，名本瑞，

别号云侣道人。因慕贵乡山水之胜，特云游到此。”翌王便道了自己姓名。云侣道：

“有失瞻敬。”翌王道声不敢，两下便同坐了一桌饮酒。吃到七八，云侣道：“贫道观

先生气色，似有一件忧疑之事在心，可说与贫道知得否？”湛生见他丰神奇迈，面貌

苍古，心知必是异人。问及至此，便觉打动心事。默然了半晌，起身问道：“老仙翁

何以知小子心中有事？”云侣道：“不瞒先生说，贫道本是山东人氏，自幼学得些天

文地理，其余些小道术，略晓一二。今观先生之相，有一种青眚之气，浮于无庭山根

之际。先生若说与贫道知得，或有法可以解之。”翌王慌忙将昨日梅府花园游玩一

段，细细述与他听了。云侣即于袖中打了一卦，对翌王道：“先生终身的姻缘，到有

些意思，但其中尚多磨折。目下更有一番虚惊，直过了十五个月光景，方保无事。”

翌王道：“既蒙仙翁指示，幸必有以救我。”云侣道：“此是天数，莫可挽回。先生且

到彼探个消息，来与贫道说知，或者再有商量。今带得皂囊三个在此，兄可收之。临

机自有用处，切不可失误。”翌王立起身来，连云侣的酒钱，一总算还店家。别了道

人，出得店来，心中只自乱想：“云侣之言，甚是难解。”一路行来，早到了梅家花

园左近。又上前一步；直到门首探望，并无影响。走来走去，将一个时辰，始见园门

开处，昨日那个青衣，往外一张。翌王看见，急上前道：“昨日烦姐姐将拙作送与你

家小姐，曾见过否？”佛奴道：“好端端几乎惹出一天大事来，险些带累俺家受气。

还要说什么拙作拙作，不知你诗中藏着甚谜儿，小姐看了，便一时怒发起来，必要责

罚我。幸得我再三求告方免。又问我那人在也不在，我说你明日要来的。今早着我在

此看你，送还你这幅诗笺。”翌王连忙作个揖道：“如此带累姐姐多矣，小生甚为不

安。然小姐可有甚么说话，托付姐姐相传？难道便掷还我诗笺罢了。倘蒙见怜，姐姐

玉成好事，后日当以小星故事为谢，终身决不敢忘报哩。”佛奴笑一声骂道：“书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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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小星大星，我家小姐暂饶了我一顿打，着我还你的诗笺。你可略站一刻，待我进

去拿来，不要再在此歪缠罢。”佛奴便一径跑到杏娘房中，见杏娘睡着，气喘喘向镜

台边，慌忙取了一幅字纸，径走到园中，送还湛生道：“相公，你的诗笺在此。”翌

王接诗在手，好生没兴。展开看时，心上欢喜了一半。你道为何？湛生原是极伶俐

的，记得昨日自己的诗笺，不是这等的。今见换了一幅鸳鸯锦笺，上面几行细字，写

得端端楷楷，字画十分丰致。把来仔细一看，也是一首绝句，吟哦起来：

一春风雨半庭花，细草微烟景物赊。

可恨蝶衣帘外舞，强偎红片落谁家。

这首诗，原是梅杏娘做的落花诗，因那日也放在镜台边，佛奴仓卒急遽，拿了就

走。又不识字，杏娘又睡在那里，把来竟授与湛翌王。翌王念完了，疑是小姐有心换

他的诗，必定天缘所定。看了又看，念了又念，如获珍宝一般。佛奴笑道：“相公自

己做的诗，只管看他怎的？翌王知佛奴不晓得其中缘故，便道：“诗是我的诗，也曾

受用你家小姐，眼光儿看过一番，纤手儿拿过一番，香口儿念过一番。小生把来做个

镇家之宝。”佛奴道：“啐，又来胡讲了。”翌王笑了一笑，忙把诗笺藏在袖中，就要

转身。谁晓得佛奴做人最是尖利的，前日为了湛生，受了小姐的这场闷气，今日见翌

王拿得诗笺，竟要去了，便思想设个法儿捉弄他。笑对湛翌王道：“相公且住，你前

日虽到我园中，也未曾外园看得许多景致。今日我同你各处去游玩一番，别样念头却

也休想。”翌王要与佛奴歪缠，正中下怀。便道：“如此极妙。”便随着佛奴走动。佛

奴引着湛生，转过一带花栏，又出了一重园门，沿着鱼池走去。一派假山流水，只

见：

险峻峻，烟峦壁立，弯曲曲石磴通凿。小涧寒泉流出，似迷阮声；深奚谷

野径引来，欲误渔郎。水欲穷而山又接，分明林屋洞天；峰怎转而路方回，

何异武陵渡口。只道此地自应通玉岛，谁知个中原来出尘寰。

那时湛翌王正在飞仙洞内穿出来，回头转来，不见了佛奴，心内转道：“有些蹊

跷了。”急忙向洞外走去，却是一带斜堤垂柳，池水隔断，走不通的所在。只得缩身

转来，再往左边穿去。又穿出了高峰顶上，究竟又走不出。只得回转来，向右边直

走，又是一条小路，荆棘绊满，抓住了一幅衣袖，好几时折不开。渐渐乱草愈深，荆

棘愈多，不像有人行走的。忙打一望，前面又有石头垒断。此时，湛翌王好生烦闷。

东穿西走，再走不出。腹中吃了寡酒，忽然间饿将起来。走又走不动，路又寻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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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心中着急，眼底昏花。那晓得梅家接连有两个园，内园不多几亩，就是小姐杏芳

所居。外园甚是广阔，有七七四十九个飞仙洞，奇幻异常，循环错乱。若无熟人引

路，万难识认。所以佛奴把来捉弄湛生，领到这个所在。一个三转身，佛奴竟进去

了。那时，湛翌王好似热锅上蚂蚁，战来战去，看看傍晚，方才走得出来。翌王来到

内园挹绿堂上，两只脚其觉酸楚，只得在花栏上少坐片时。见粉壁上写一篇美人赋，

字体写得端楷，趁着歇脚，细细看道：“必名笔也，惜无款耳。”赋云：

云想衣裳，宛现光华于群玉。花羞颜色，恍临丰彩于瑶台。频惊雁落，

还怕鱼沉。淡雅轻盈，拟西施迨非国色；天然绰约，较虢国未必倾城。袜动

凌波，轻印香莲于花下，无计留春；裙飘荡练，缓扶瘦影于帘前，有心待

月。细语弄莺簧，无分目见#；行形随蝶媚，曷辨翩跹。伤春檀板按悉弦，歌

传子夜病剧桐。笺写心曲，句和阳春。一束楚宫腰，瘦损风前弱柳；丰颗樊

素口，浅深月下新桃。似恨如愁，仿佛月明春睡去，含娇敛态，依稀雨暗晚

归来。秋水盈盈，惟盼东邻宋玉，春山锁锁，为怜妆阁张郎。凝妆游绮陌，

结同心于柳带，归赋桃夭；遣闷到梁园，卜迨吉于榆钱，愁歌梅落。朝梳候

雨，青丝枭凤钗而欲动；脱寄行云，绿鬓缀钿螺以轻扬。手拈花枝，画楼独

上；唇迎彤管，曲槛斜凭。如飞燕掌中翔，不数赵家姊妹；恍彩銮云外现，

谁分姑射仙凡。缅怀弄月秦楼，何日乘凰月下。

翌王看完美人赋，叹道：“赋内所言，梅小姐的模样，尽于此了。小姐小姐，你

不是醒名花，到是解语花了。今把诗来赠我，范云侣说我后日姻缘有分，现在店中等

我，不如袖了此诗，快去与他说知，徐徐图个美满良缘。”方欲转身，忽听见园门外

一片声响，有数十人打入内来，势如兵燹。正不知还是从天而降，从地而上。翌王慌

张，急欲越墙走脱，早被那一伙人，鹰拿燕雀，一把扯住道：“奸夫已获在此，如今

走在那里去，拿你见我们大老爷。其女子们，我们回复老爷。”说完竟不由分说，将

索子系了翌王，抢了些东西，一哄而散。时人有诗叹曰：

错访云笺半日留，飞灾猝至误风流。

今番陷入牢笼去，幻出姻缘一片愁。

当时杏娘在内房，不知就里，认是强盗，慌忙躲入壁衣之中。家人个个包头鼠

窜，逃避去了。看官们，你道这一起人，是那里来的？原来外园后面，住两个无赖。

有一个叫做俞甲，绰号灰猫头。一个叫做王乙，绰号臭老鼠。都是平地起风波，寻寡

愿远猿
""""""""""" 摇 中 国 古 典 传 世 珍 本 小 说

""""""""""
摇



吃白食的。那日见湛翌王一个后生，在园中乱撞。两个看在眼里，一径奔入城中，报

与小姐的嫡兄梅公子知道，希图诈害。梅公子便差了许多僮仆，同着一伙人来拿湛

生。那梅公子名富春，号叫瑞臣，为人生性凶暴，好为不轨。恃亡父的遗荫，胡乱横

知。又自小与无赖为伍，学得拳棒，结一班衙门蠹役，以为心腹。他便奸人妻女，盗

人财物，犯出事来，这一班人互相狼狈遮护。所以一县之中，人人畏怕他。起他一个

绰号，叫做狗低关。道是他做人忒歹，即将他来喂狗，狗也不吃他的。闲话休题。

且说众人带了湛翌王，拖拖拽拽，拥到梅公子家中，已是天色傍晚了。只见那狗

低头坐在堂中，宛如官府之状。只见两边豪奴悍仆二三十余人，站立得齐齐整整。灯

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日。手中各执着木棍竹片，铜锤铁甲，眼睁睁好似海神庙中夜叉

小鬼一般。翌王带到阶前，众人便叫跪了。那翌王是个读书人，自有烈性，不肯受人

跨下。到此危险之时，他主意定了，挺然而立，再不肯跪。狗低头见他不肯跪，开口

骂道：“好个强盗，你在我园中做什么？你干什么事体？快快从直招来，免得受苦。”

湛翌王那时，如釜中鱼，笼中鸟，心上战战兢兢，又不便说出真情，只得口中勉强支

吾几句。狗低头喝道：“胡说。”湛翌王又辩几句，狗低头那里肯听，喝叫那两边站

立的动手。可怜湛翌王，娇滴滴一个嫩弱书生，被这些如狼如虎的一班人，拳头脚

尖，诸般器械，百般拷打。又把麻索捆绑起来，紧紧吊在梁上。吊得那翌王半死半

活，口也喊不响。此时呼天不应，叫地无灵，又无一个亲人在眼前，真正心中好不苦

楚。狗低头唤家人来道：“今夜写端正了书帖，明日绝早送到县里去。你要禀明大老

爷，立时拿去正法治罪。”正所谓：

青龙白虎同行，吉凶全然未保。

只为一纸题笺，先受私刑吊拷。

要知湛翌王此去性命如何？且听下回便见。

怨远猿
""""""""""""" 摇 醒 名 花

"""""""""""""
摇



第三回摇
高知县怜才假索咏

陶总兵念旧实亲朋

且说明日，狗低头把贴儿致意县中。那知县即是梅如玉的门生，姓高名捷，后来

会试又中了进士，殿试三甲，除授了四川成都府双流县知县之职。到任不上一年，政

理民安，远近俱称他是高青天。这日正坐早堂，见梅府家人持帖跪禀，说是一桩奸盗

情由：“家相公要求大老爷，即刻差人提究的。”高知县道：“晓得了。”把一个年通

家弟的回帖，打发梅家家人去了。便起一支飞签，朱笔标道：“立拿奸盗犯人湛翌王

等，火速 赴县候审。”乃差几个应捕人役，到梅公子家，切脚捕捉。怎知人已在他家

中，先打得七死八活的了。众差人见了公子，公子打发些赏赐，众差人谢了一声，竟

带湛翌王，回话本官去了，不题翌王见官之事。

且说梅杏娘小姐，听得外面人散，方才在壁衣中走出来。思量“这起人是那里

来的？难道青天白日，强人就如此大胆？家中打抢得这个光景，须差人报与哥哥知

道，方好报官缉捕。”心中又疑惑道：“适才喧闹之时，又听得有人喊叫拿住奸夫，

这不知是何缘故？”只见佛奴面色如土，气吁吁的跑来道：“小姐不好了，你道刚才

那一伙人是那里来的？”杏娘道：“那晓得他是什么人。”佛奴道：“小婢被他们赶得

急了，忙躲入厨下一口大橱背后，听得这些人口中说道：‘奸夫拿住了，快去回复大

爷。’我在橱缝中张一张，就是后边的灰猫头俞甲，与臭老鼠王乙两个，把落诗笺的

后生绑了，指着骂道：‘狗头，你与小姐通奸得好，如今拿去见大爷，少不得是个

死。’他口口指称大爷，必定是我家公子有命，唤他们来做的勾当。”杏娘听见，唬

得魂飘胆荡道：“昨日落诗笺的那生，据你今早说，已还了他的诗去了，怎地又在园

中。我哥哥久已怪我占住花园，千方百计来拢布我。如今将没作有，串通无赖，把出

乖露丑的事来污蔑我。都是你这小贱人弄出来的事。已如此，我总是一死。”便要拂

衣投井，佛奴扯住道：“小姐且不要忙，此事都是小婢起的，如今都推在小婢身上就

是了。若公子有甚摆布，小婢拼得一死，小姐原是干干净净的一个小姐。”杏娘哭

道：“李下整冠，瓜田纳履，嫌疑之际，尚且不可，何况现拿一人作证，传扬出去，

有口难辩，一生名节，不料丧生你手里。”“佛奴情愿受责。”杏娘道：“而今打杀你，

园苑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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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不相干。万一经官动府，怎生是好。且商量脱得此难，再作区处。只可怜那生，也

是无辜被你劈空陷害。”佛奴道：“小婢之罪，擢发难数。据小婢算计起来，三十六

着，此时走为上着。小姐快与奴婢收拾些细软，寻一个安身之处，暂避几时，再作理

会。”杏娘道：“我左思右想，还是死的干净。纵然避过一时，丑声已经四布。”佛奴

道：“虚则虚，实则实。外面人谁不晓得，公子惯会砌害人的。就是此事传布出去，

总不肯信。如今先叫一人，到彼打听湛生的消息，看他如何举动，以定行止。”杏娘

已气得呆了，但凭佛奴做主。便教一个老苍头，与他几钱银子，分付连夜入城，打听

去了。

话分两头，且说这早，范云侣道人，等那湛翌王到晚，不见来酒店中回话。心中

知道，他必然落难了。自己又买一壶吃过，竟回寓去。到了次早，便一路访至梅府花

园左近，探听湛生消息。只见一丛人，你七我八，在那里说前面这桩异事，云侣便挨

身而入，细察其意，方知湛翌王果被人获住，今已拿到城中。也不及听完，竟抽身奔

入城来，打听着实不题。

且说起湛翌王家中父母兄弟，念他一夜不见回来，到了次早，教人四下寻访。那

时，差人把湛翌王带到县中，高知县判理公事，尚未退堂。翌王跪在丹墀之内，又见

梅家家人手中持一名帖，禀那知县。知县心里疑惑道：“想此人又来作恶了。他有事

送来，本县在老师面上，自然与他料理周全，为何如此着忙性急？”当下便叫犯人听

审。翌王此时，已是站身不起，匍匐上堂。知县高声问道：“你为何白昼打劫梅大爷

家里？快快招来，免受刑责。”翌王哭诉道：“大人在上，生员是簪缨世裔，平素清

白自好，怎敢作此违条犯法之事，以辱名教，望大人详察。”知县道：“现有地邻为

证，失单为据。说你白昼统领凶徒，持械打入内室，抢失金银宝物，还要强辩么？我

料想你不打不招的。”叫左右拿下去打。一声吆喝，众皂隶把来拖翻动手。翌王心

慌，大叫道：“容犯生细禀实情，死也甘心。”知县便教放起道：“你且说上来。”翌

王只得把花园遗诗、后来游玩、突被众人抢到城中、梅公子私自拷打、今又送在台下

等语，从头至尾，细细说了一遍。又放声大哭道：“还求大人作主超豁，恩同再造

矣。”知县喝教下去，便想道：“看来那生，果然不像个贼子。这番说话，想是真情。

且乡邻报单既说是奸盗，如何又牵连梅老师令爱在内？此事实有可疑，且不要提起就

是。强盗恐亦不真，待我从容体访，自有明白。但如今怎生回复梅兄才好？”沉吟半

晌，心生一计，又叫湛翌王上来道：“盗情真与不真，且再审问。你既说是为着遗

诗，到园中游玩，并非强盗。若做得诗来，便饶你一顿打。若做不来，明系花言抵

塞，先打三十大板。”湛生道：“求大人赐题。”高公正在思想个题目，适值门子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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